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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新锐故事手

我的“专柜”我做主

第4602期

1959 年 4 月，中共八届
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一天

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上海市公安
局局长黄赤波的陪同下，看望前来参
会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握手寒
暄后，许世友对黄赤波说：“黄局
长，那件事我还要拜托你。”

黄赤波略微一怔，随即领悟，点
头道：“好，我们再指派专人负责寻
找。”

许世友笑了笑：“那我许世友就
拜托了！”说着，拱了拱手。

原来，在 1948 年 9 月的“济南战
役”中，时任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担
任攻城总指挥。24 日凌晨，我军发起
第四次进攻，华野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
七十三团的敢死队冲上济南城头。此
时，敌敢死队也涌向突破口，双方在城
头展开了殊死搏斗。一番血战，我军勇
士终将数倍于我的敌敢死队赶下城头，
大批部队得以进城，济南全城当日宣告
解放。

傍晚时分，正在处理入城后紧急
公务的许世友接到报告：一名在登城
肉搏战中接连打死 5 名敌人后被敌砍
断左臂、又身中两弹的敢死队员伤势
严重，弥留之际呼叫“许司令”。

许世友闻讯后，立刻赶到医院，
大步走到床前，一把握住那个战士的
手说：“我是许世友！我以攻城兵团
全体官兵的名义向你致敬——你是英
雄！”

伤员的眼角淌出了热泪，口中喃
喃着。许世友为了听清楚，立刻侧俯
身子凑近他，说：“你有什么事情放
不下的，对我许世友说！”

那个伤员以最后的一点力气，艰难
地说道：“我上海家中有一个从未见过
面的女儿，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他还想往下说时，咽气了！

许世友摘下军帽，向烈士致敬，
重重地说：“打下上海后，我去看望
你的女儿！”

这位烈士名叫郭由鹏。原是上海
一家米行的店员，自幼拜名师习练武
术，练得一身力气，平时徒手一人能
击倒三五条大汉。他参军离开上海
时，结婚才 3 个月，后来辗转收到妻
子的一封信，说生下一个女儿，不幸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此，郭由鹏心
里一直挂念着女儿。

8 个月后，我第三野战军解放了
上海。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在获悉上海解放的消息，起草为解放
上海立下大功的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
军的祝贺电报时，特意嘱咐一句：
“叫聂军长 （即原‘九纵’参谋长聂
凤智） 找一找郭由鹏的女儿，我要去
看望的。”

许世友三寻烈士遗孤
■东方明

开国上将许世友寻找
烈士遗孤的故事，很容易
让我们想到另一个故事。

那是时光再往前的长
征路上，战士们死守隘口，
为的是“打出一个生孩子
的时间”。战斗结束，因为
很多兄弟战死，一些战士
经过产妇身边都怒目而
视。军长董振堂见此，激
愤地说出至今令人振聋发
聩的话：“你们瞪什么瞪？
我们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
这些孩子吗？”

身经百战的许世友，
自知为谁而战，所以他才
会出生入死，勇猛无畏，
才会为了烈士生前一个
嘱咐而牵系于心。这是
忠诚锤炼的伟大情怀。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
和平》中，阐释了一个著名
的“圆锥体”理论。他认
为，参战的所有人对战争
的意义，就像一个圆锥体，
普通士兵和普通人民大众
处于圆锥体的底部，“直径
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
的”。士兵和人民大众是
战争合力中的大多数，他
们决定着战争的胜败。“圆
锥体”的战争学说,成了托
翁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指
导思想。在小说的尾声，
他不惜突破小说的艺术规
则，用相当大的理论性文
字加以论述，洋洋洒洒。
对此，我们并不感枯燥，因
为这是血写的历史。

士兵（每一个都是特
殊的），人民（每一个都是
具体的），它们系绕着一
条生命线，那便是我们这
支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
强大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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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始终没有忘记这
桩事情。1958年，在一次座

谈会上，他又提到了寻找烈士遗孤之
事，说：“我还要找找。”

这样，就有了 1959年许世友八届
七中全会时跟黄赤波的那番对话。

黄赤波被许世友那份对革命烈士
的深厚感情而感动，决定再次组织人
员进行调查寻找。他重新调阅材料，
然后召见原先的那三位警员。

在延安时期就是侦察高手的黄
赤波，在调阅前两次寻找娟娟的材
料时，经过一番深思，改从娟娟的疾
病上去考虑。

黄赤波认为，从秦玉兰对那个收
养娟娟的老太太的叙述判断，那应该
是一个比较富有的老年妇女。而患有
心脏病的娟娟，必会定期去医院就
医。根据老年人喜欢唠叨的特点，兴
许她还会将娟娟的身世对医生说说。
因此，不妨可以跑跑医院。

三人小组立刻行动，黄赤波的这
个主意非常到位，他们只用了一天半
时间，就从广慈医院获得了线索：有一
个老太太曾经带一个小女孩定期就诊
先天性心脏病。

据一位姓魏的护士长说，那位老
太太对她说起过领养情况，只是说
“解放那年的夏天，从老城隍庙领来
的”，时间、地点与秦玉兰所说的相
吻合。

好不容易查到这样一条线索，三
人小组哪肯放过。医院没有保留女孩
的病历卡，他们只好关照医生：下次她
们来看病时，马上通知我们。

过了一个星期，那个大名“张荫
娟”的女孩，就在老太太的带领下来医
院就诊了。医生一看大喜，一面给孩
子仔细看病，一面让护士给公安局打
电话。

他们急匆匆而来，老太太冷不防
吓了一激灵。待弄清后，方定下神来，
把当初在城隍庙领养娟娟的全过程一
五一十说了一遍——

张老太是沪上一个小有名气的资
本家的大太太。抗战胜利后，资本家
携两个姨太太去了台湾，她独自留在
上海。平日常去城隍庙烧香，就在那
里领养了小女孩，起名张荫娟。

领养时，张太太并不知孩子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不久病情发作，为此，
她特地请了一个保姆照料娟娟。

现在，娟娟已经是小学五年级的
学生。因为心脏病经常发作，靠服药
维持，有时还得住几天医院。

如何确认情况真假呢？因为没有
“亲子鉴定”的先进手段，只好采取最
原始的办法：请老太太去辨认秦玉兰，
如果能够准确辨认，那就说明娟娟确

是郭由鹏的女儿。次日，三人小组如
此这般安排了一番，又去张太太家，把
辨认之事对她说了。

当天中午，秦玉兰和同车间的一
批女工去食堂吃饭。食堂也就是公
司的会场，迎门是一个舞台，舞台旁
边有两个对称的小阁楼，其中一个
是广播室，广播室对着台下有一扇
小窗。这天，谁也没有发现，小窗口
里有一架望远镜正对着台下吃饭的
女工。

秦玉兰饭还没吃完，张老太已经
认出了她，三人小组又从秦玉兰那里
拿到了娟娟小时候的照片，相互一对
照，非常相像。

这样，娟娟的身份就得到了确
认。黄赤波局长亲自调阅了谈话记
录，确认无差错后，这才指示向许世友
将军通报，和材料一起寄去的还有几
张娟娟的生活照片。

许世友获悉这一消息，非常高
兴。正好有一位军官去上海出差，他
遂给娟娟捎去糖果、饼干各 5斤，文具
一套；又有一块产自浙江的丝绸衣料
送给张老太。

1960年 5月，许世友去上海，下榻
于延安饭店，当天就让人去把娟娟接
到饭店，特地关照也要把张老太接
来。轿车把祖孙两人接来时，许世友
正与上海警备区一位领导谈话，听说
娟娟来了，马上中止，吩咐请客人过来
见面。

许世友见到娟娟，非常高兴地抚
摸着她的头，问寒问暖。许世友握着
张老太的手说：“你做了一件对革命有
功的好事，我感谢你。”

许世友对大家说，郭由鹏牺牲前，
我也不认识他，可他是解放军战士，就
是我的亲兄弟，娟娟以后就是我的亲
女儿，谁敢欺负老太太和娟娟，我许世
友绝饶不了他！

世事无常。两个月后，娟娟过马
路被自行车撞到，摔了一跤，伤虽不
重，但惊吓使孩子心脏病发作，经抢救
无效，于1960年 7月 19日去世。

1961年 3月，许世友再次到上海，
问起娟娟，相关人员报告了这一情
况。许世友知道后，沉默了好久，说，
早知道会这样，就该把娟娟接到我身
边，我对不起郭兄弟啊！

许世友由娟娟想到了张老太，
紧接着问：“张老太太情况怎么样？
去个人看看她，她收养烈士遗女是
做了一桩好事，孩子虽然死了，但
这份情义还在嘛！再说，孩子跟她
过了 10多年了，肯定都有感情，孩
子死了，也要对人家安慰安慰！”

许将军的一席话，打动了在场
所有的人。

黄赤波找到钱运石写的
那份《情况汇报》，指令抽调

三名警员，组成一个小组，千方百计一
定要把这件事圆满完成了。

此时，上海解放已经第 8个年头，
三人决定另辟蹊径：去宁波查访郭由
鹏的亲戚。他们顺利找到了将郭由鹏
抚养到 13岁又送往上海米行学生意
的伯父。

那是一个年届六秩的瘦小老头，
郭由鹏在上海的住址，老人已记不清
楚，不过他还保存着以前写给他的两
封信。翻出来一看，信封上落款：上海
榆林区龙江路，门牌号码没有写。不
过这对于寻找来说，已经划出了一个
很小的范围了。

三人小组带着收获返回上海，立
刻进行摸查。在户政部门的帮助下，
很快查到了郭由鹏的住址。住户秦玉
兰，这正是他们从宁波访得的郭由鹏
妻子的姓名。

秦玉兰搬往何处去了？只知道她
在杨浦区的一家服装厂工作。他们花
费了两天工夫，查明秦玉兰在“上海公
私合营顺泰服装公司”工作，是一名缝
纫工。

次日，找到“顺泰公司”门上时，接
待的副经理告诉说，秦玉兰是有丈夫
的，还有一个儿子，在上小学。

莫非此秦玉兰并非彼秦玉兰？三
人商议，直接跟秦玉兰见面。秦玉兰被
请到了经理办公室，情况真相大白——

秦玉兰在郭由鹏离开上海后，生
下一女，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把一
个单身妇女折腾得很苦。

不到半年，秦玉兰就因为上班迟到
被开除，生活一度陷于水深火热的边缘，
幸亏经人介绍又当了缝纫工。

1946年，秦玉兰根据郭由鹏托人
捎回的口信，知道丈夫在部队的消息
后，曾经写过一封信，那就是烈士生前

一直挂在口中的那封信。但是，一直
等到上海解放，也没有得到郭由鹏的
消息，秦玉兰猜测丈夫已经阵亡。
1949 年 8月，她经人介绍与一个小学
教师结婚。

打听那个小女孩娟娟，秦玉兰低
下了头。
“娟娟究竟怎么个情况，你要对我

们说清楚，否则我们没法向领导报告，
也对不起烈士的在天之灵啊！”

话音刚落，秦玉兰“哇”的一声哭
出来，边哭边说出了一段情由——

给秦玉兰介绍小学教师的媒人，
就是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介绍她到“顺
泰公司”当缝纫工的那个姜姓老太。
姜老太跟秦玉兰是同乡，因为没有女
儿，就收秦玉兰为干女儿。

上海解放两个月后，因为没有郭
由鹏的消息，姜老太就主张秦玉兰改
嫁。那位小学教师与秦玉兰同岁，未
婚，经济状况不错，就是对拖着一个孩
子颇有微词。姜老太就给秦玉兰出了
一个“下策”。秦玉兰权衡再三，于
1949年 7月把娟娟送人了。

三人小组听后面面相觑，急问：
“孩子送给谁了？”秦玉兰回答：“我是
抱到老城隍庙去的，送给一个烧香的
老太。”
“那个老太姓什么叫什么？住在

哪里？”
“当时也没有问，再说，把孩子送

给人家是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地址
的，否则人家就可能不要了。”

一番商议，他们决定去城隍庙寻
访那个不知名姓的老太太。这无异于
大海捞针，时隔 8年，城隍庙早已物是
人非，他们只好遗憾地把整个查访情
况写了一份报告，结束了这项工作。

上海市公安局把报告的副本寄给
南京军区，许世友得知这一情况，一时无
语，沉思片刻后叹息道：“哎，这个女人！”

不久，许世友调任华东军
区副司令员。上任后，借前往

川沙视察海防的机会去了上海。其间，
他对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说了郭由鹏
烈士的临终遗言和自己的许诺。

扬帆当即记下了郭由鹏的名字，许
世友说：“找到后，告诉我一声，我以
后来上海时要去探望的。”

扬帆接受委托后，随即下达了寻找
郭由鹏女儿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把这
个工作交给了被称为“老上海”的警员
钱运石。

钱运石接到任务后，有点作难。上
海滩这么大，仅凭一个烈士名字，怎么
找？

经过一番考虑，他想出了一个办
法：先发函去华东军区，要求了解郭由
鹏烈士的具体情况，包括籍贯、家庭住
址、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和以前在上海
的职业等。

意想不到的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回
函说，郭由鹏烈士牺牲后，济南前线攻
城兵团野战医院的战地救护所根据许世
友司令员的命令，立刻去郭由鹏所在排
的驻地取回了烈士的遗物，但战地救护
所是临时机构，仗一打完，就解散了，
目前遗物不知下落。

钱运石又想到了一条途径：上海解
放一年多了，各方面还没有郭由鹏消
息，按照常规思维，其家属应该向政府
有关部门打听情况。这样，被打听过的
部门那里应当有记载。

于是，钱运石一趟趟地跑民政部
门，折腾了半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市所

有的民政局，没有任何收获。
无奈之下，钱运石只好写了一份报

告，正要往上递交，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
那天晚上，钱运石家里从苏州来了

一个亲戚，因为火车晚点，就买了一张
当地小报。

这份报纸他带到了上海，被钱运石
无意间看到。上面有一组纪念济南解放
一周年的文章，其中一篇竟是专门回忆
和悼念郭由鹏烈士的！

钱运石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作者是郭
由鹏同一个连队的战友，当年一起从上海
前往苏北参军，对郭由鹏在部队的情况很
是熟悉，郭由鹏曾对他谈起那个从未见过
面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

次日，钱运石即前往苏州，先去了
那家报馆，打听到那位作者是无锡的一
名干部，随即又去无锡。

钱运石找到了那位姓林的作者，林
某说，他和郭由鹏分在同一连队，平时
接触较多。

1947年 3月，郭由鹏收到妻子从上
海托人辗转带去、历时 4个月方才送到
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郭由鹏多次对他说起：一
是妻子在郭由鹏离家后的 8个月生一女
婴，取小名娟娟，大名按规矩要由父亲
起；二是妻子由于生产坐月子，原先的
一份工作没有了，现经人介绍进了另一
家纱厂做工。但是，郭由鹏的家庭住址
和妻子的姓名，林某都不知道。

钱运石向领导作了汇报，扬帆局长
说：“那就去榆林区各家纱厂查一查，
尽管不清楚姓名，但是有郭由鹏原先从

事的职业和女儿患病这两个特点，还是
应该查得到的。”

为了迅速寻找，上级又增派了人
员。但是查找了个把星期，还是没有线
索。

时间一晃到了 1957 年 10月，许世
友赴沪参加一个战备会议。抵达当晚，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到饭店看望，
许世友重提寻找烈士遗女之事，问道：
“扬帆当局长时没有找到，现在你当局
长了能否找到？”

黄赤波作为一个老革命，对革命烈
士也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回答说：
“请许司令放心，我们一定找到郭由鹏
烈士的女儿！”

许世友点头，充满期待地说：“一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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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记

孙振者，新疆军区某团干事。

文学主张：无论快乐或痛苦，在情绪

最饱满的时刻动笔。

车队出发前，参谋长又嘱咐道：“执

行这趟长途任务的驾驶员，有不少新手，

天气炎热，大家多和驾驶员聊聊天，别打

瞌睡了。”

登车的时候，我的驾驶员抱了一个

箱子上车。我问：“啥呀？”答：“好东西。”

车子跑起来了，我使劲找话题与驾

驶员天南海北地侃,看他精神头十足的

样子，我不由得一阵得意。

不知过了多久，我昏昏欲睡，隐隐约

约听到驾驶员喊我，我眯着眼睛瞧他，他

用手指了指后座的箱子，“瞌睡了？打开

箱子。”

我把箱子抱到胸前，打开盖子——好

家伙，辣条、辣片、泡椒鸡爪……全是辣

的！拆开一袋，放到嘴里嚼两口，辣！忍

不住张大嘴吸气，额头也冒出了汗珠。脑

袋一下清醒了，耳边传来了驾驶员的话：

“在这个路上跑，都得想法子对抗打瞌睡，

我的办法是不是很传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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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训练场上，两名战士伏地，紧张

地等待着下一个口令。

“开始！”随着排长的口令，两人手脚

并用，前扒后蹬，快速向前行进。一轮比

赛下来，所有人都合格。大家感叹：有竞

争才有动力，比赛训练效果好！

不知谁喊了一声“跟排长赛一个”，

大伙儿都跟着起哄。排长笑了笑，从容

地卧倒在起点线前，旁边趴着的是大伙

儿挑选出的最精干的兵。

口令一下，两个人立刻弹了出去。

手脚过处，腾起一片尘土……

“17秒！”“这成绩可以比武了！”

排长率先到达终点。只见他皱着眉

头，走到低桩网前查看，说：“铁丝高度太高

了，考过的成绩作废，所有人重考！”

“铁丝再低就要划屁股了。”看到有

人不服，排长找来尺子，一比量，高度果

然比大纲规定的高出4厘米。

烈日下，排长脱下外套，撩起衣襟，

众人皆惊——他那晒得黝黑的脊背上，

布满一道道深浅不一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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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孙最怕跑百米，发令枪响前紧张

得简直能尿裤子，更甭提合格了。为此，

班长带着他加练了很长时间。

这天百米考核时，小孙使出浑身解

数冲过终点。班长扬起手腕，读表：“14

秒20，合格！”

合格了！小孙备受鼓舞。有了第一

次，就有了第二次。再次冲过终点，班长

又扬起手腕报成绩，“14秒10，合格！”

有了第二次，就会再有很多次。半年

下来，小孙成功摘掉百米“老大难”的帽子。

有天夜里，小孙起来站哨，随手抓

起了班长的表，看了又看，不对劲儿，那

表盘子上的数字半天不跳。小孙很疑

惑，第二天，悄声问一老兵：“我弄坏了班

长的表，咋办？”

老兵说：“不是你弄坏的，我知道那

表都坏一年了。”末了，神秘地耳语：“女

友送的，坏了他都舍不得扔。”

小孙不觉间，鼻子一酸，班长为他卡

表的情景在眼前模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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